
宗族势力
:

当前农村社区生活中

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

陈永平 李委莎

宗族势力是 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同宗同族的人所组成的一股力量
,

它曾经是 旧

的统治阶级借以维护其基层农村社区统治的重要社会力量
。

但是
,

近年来
,

在我国某

些农村地 区
,

宗族势力以自然村为基础再度抬头
,

续谱活动十分兴隆
,

农 民在 日常

生产和生活中对宗族群体的依赖性加强
,

并且宗族势力开始向农村基层政治和经济

组 织渗透
,

成为农村社 区生活 中一股不可忽视的作用力量
。

作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

上
,

分析了宗族势力抬头的原因及条件
,

提出了抑制宗族势力的对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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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族势力作为宗法制的一种表现形式
,

它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借以维护基层乡村

社区统治的重要社会力量
。

新中国成立后
,

宗族势力遭到打击
。

但是
,

近年来农村的宗族势

力再度抬头
,

并有继续扩展之势
。

针对这一现象
,

笔者前往位于江汉平原上的湖北省仙桃市

某镇所辖的五个自然村进行了实地考察
,

问卷走访 了 70 余声
, 。

其结论是
:

宗族群体作为一种

松散的利益群体
,

在广大农村普遍存在
,

而由宗族群体所形成的宗族势力
,

虽与过去相比有

了本 质性的变化
,

但作为一种封建残余仍对农村社区起着一定的破坏性作用
,

成为农村基层

社区生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的破坏性力量
。

一
、

自然村— 宗族势力形成的环境基础

宗族是以父系血缘为特征的同宗同族人构成的群体
。

自然村就是由这些具有相同血缘关

系的宗族群体聚族而居逐步发展起来的
。

直到今天
,

自然村依然是我国农村社区的主要居住

模式 ; 同时
,

自然村也是农村社区行政区划的基础
。

笔者所调查的五个自然村均位于江汉平

原上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带
,

因其与外界联系较多
,

人 口流动性较强
,

因而从表面上看
,

那里

的宗族气氛并不象交通封闭地区那样浓厚
,

尽管如此
,

由于这些宗族群体的结构从解放初到

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
,

每个自然村基本上都是由 3一 6 个主要宗族群体组成 (见表 1 )
,

所以
,
宗族势力

、

宗族观念
、

不同宗族之间的摩擦甚或冲突始终存在
。

建国初期
,

党和政府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
,

宗族组织已被取缔
,

宗族活动受到严厉打

击
,

但是农村社区固有的居住模式使得那时按 自愿原则结合起来的互助组成员多数是同宗同

族的人
,

宗族关系 自然成为连接合作社 内部关系的一种无形的纽带
。

在人民公社时期
,

自然

村大都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核算单位即生产队
,

宗族势力亦失去了发挥作用 的 原 有 基

础
,

但宗族观念依然存在
,

并向农村社区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中渗透
,

使其披上集体经济的外



表 1 五个自然村宗族群体构成 ( 1 990 年 )

自自 然 村 名名 宗 族 个 数数 总 人 口口 总 户 数数 现已续谱的族数数

江江 北 村 一 组组 666 16444 3555 0 ***

江江 北 村 五 组组 444 2 1 222 5 222 444

马马 套 村 三 组组 333 1 2 666 2 777 333

古古 柏 门 村 五 组组 555 2 1 666 4 888 333

七七 洪 村 二 组组 555 2 6444 6 333 } ooo

* 准备续谱
。

衣
,

继续发挥作用
。

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
,

家庭成为集体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
。

随着以姻缘
、

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家庭在生产中地位的加强
,

由血缘关系凝结的宗族群体再度

发挥作用
,

并在基层乡村社区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
。

在这五个 自然村中
,

各个大的宗族过去都有自己的族规
、

族谱和祠堂
,

由于党和政府对

宗族活动的严格限制
,

族规 已被废除
,

族谱则大都在
“
文革

”
期间被毁掉

,

祠堂也早已被废

弃或留作他用
。

近年来
,

随着宗族意识的增强以及某些客观需要 (如划清代际关系等 )
,

续

族谱之风在当地普遍盛行
。

目前
,

五个 自然村中已经续谱的就有三个
,

剩下的两个自然村有

一个 (江北村一组 ) 准备续谱
,

只有一个 (七洪村二组 ) 目前还不打算续谱
。

这个 自然村是

一个回民村
,

因宗教信仰和其他原因
,

对组织续谱还没有明确的意向
。

这里的续谱活动往往是以曾经掌握族谱的人来牵头
,

该牵头人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宗族头

人的作用
,

他们往往是宗族意识较强
、

热衷于宗族活动的人
。

续谱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本村或

本镇
,

由于人口流动的增强
,

它是跨地区的
,

但凡父系血缘的同族人都可能涉及到
。

续谱活动

的经费来源是族人 自愿缴纳
,

即凡参加续谱的族人
,

按其家庭户上谱的男丁数每人上缴 10 一

30 元不等
。

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没有男孩的家庭户
,

两个女儿可以有一人上谱
。

一段时间过

后
,

每个家庭户可以得到一本族谱
。

一家若有几人上谱
,

一次就得缴纳续谱费上百元
。

尽管如

此
,

农 民还是踊跃参加
,

按照当地农 民的话来说
: “

亲只三代
,

族有万载
。

这种花费值得
。 ”

续谱虽然是 自发
、

自愿的活动
,
但这种活动 一 旦经过族人发起

,

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

示范作用
。

它不但可以增强宗族认同
,

而且还能显示族人声望
。

尤其是在 同一个 自然村内
,

若有某个宗族群体率先续谱了
,

其他宗族会毫不示弱
,

竞相仿效
,

且相互攀比
。

我们所调查

的五个自然村
,

凡是续谱了的村民比未续谱的村民具有更浓的宗族意识
。

江北村五组就是其

中宗族气氛较浓的一个村
,

该自然村四个姓氏都续了谱
。

古柏门村五组共有五个姓氏
,

已有

三个续了谱 ; 该组没有续家谱的两个姓氏中
,

一个是回族
,
另一个是搬迁户的独家小姓氏

,

由于宗族源头不在该村
,

因而他们的续谱活动难以兴起
,

但是续谱的愿望仍然存在
。

被调查者在回答续族谱的主要作用时
,

按其重要程度排列依次 为
, “ 认祖宗

”
占42 %

,

“
认同宗

”
占3 6

.

5%
, “

认辈份
”
占2 3

.

5%
。 “ 认祖宗

” 和 “ 认同宗
”
被排在前两位

,

说明农

民有着较强的宗族认同感
,

宗族观念仍有相当的市场
。

从另一个角度来看
,

现在农村的续谱

活动
,

使农村中存在的宗族群体趋向系统化
,

为宗族势力抬头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
。

二
、

宗族群体在农村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

宗族势力是宗族群体的力量表现
。

农村特定的居住方式以及家庭在现实生产中的重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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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,

使宗族群体作为一种利益集团
,

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
。

这种联系是通过宗族之间一

系列的 日常活动反映出来的
。

笔者在调查 中了解到
,

这些活动在宗族之间的主要交往方式中

的排列顺序为
:

婚丧事务
、

生产互助
、

节 日庆典和对外冲突 (见表 2 )
。

事实上
,

这些活动也

表 2 宗族情感维系方式与年龄构成 单位
:
人

ù一勺d汉民乃O,̀
一匀一

、

兹分竿…一 2 1一 3 0岁 3 1一 4 0岁 4 1
.

一 50岁

60岁以·

…二
.LI户)[J生n八曰O九自八̀11万1ú从LJ八U,19

l 3

一…
3

}
` 3

}
3 …
2

1

923114
OJ3
ùllnù典务助突庆事互冲日忙外丧节婚对农

是维系宗族亲情的主要方式
。

从表 2 中可以看出
,

在 当前农村
,

婚丧事务是宗族中最重要的

事务
。

在这类活动中
,

同宗同族的 人显得格外重要
,

他们既是主要的筹划者
,

又是主要的参

与者
,

族人一般把此类事务亦当作个人应尽的义务
。

随着宗族意识的强化
,

大操大办之风愈

演愈烈
,

它不仅是为了促进宗族内部交往的加强
,

也是为了对外炫耀宗族势力
。

节 日庆典主

要是指逢年
二过节时

,

族人相互拜访
、

祭祀祖先等活动
。

在现代生活中
,

节 日庆典越来越转向

社会性娱乐活动
,

因而
,

宗族往来的比重相对减少
。

虽然它还不乏为族人加强感情和认同的

重要途径之一
,

但与婚丧事务相比
,

其重要程度只及前者的一半 (见表 2 )
。

农忙互助是家

庭承包制推行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族协作方式
,

这种协作对单个家庭来说是至关重要

的
。

以宗族亲情为纽带
,

联合起来对抗与外界 发生的冲突
,

这种维系宗族情感的形式
,

既是

宗族势力排它性的表现
,

又是基层村民长期以来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
。

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
,

各个家庭要单独组织生产和生活
。

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

和不确定性
,

家庭生产有农忙互助协作的需要
,

在通常情况下
,

一年之中有两次农忙季节
。

在笔者所调查的 70 多位农 民中
,

农忙时需要互助协作的家庭占73 % (见 表 3 )
,

这 些 农忙

表 3 农忙协作方式与家庭人 口构成 单位
;
人

:
卜̀一ù

、

下一lúnU
I
八b,;ù一到
月任找OJRù乙口一曰O矛一11一,自nU

J.1J.1ó. 11叮.一ù尹O一
.

一川一1222726
ó月仲一目勺d一11一

6
,自802

1Jlù

协作主要在家族内进行的占56 %
。

这种状况与家庭人口数多少有些关系
。

人口少的家庭 一般寻

求协作的次数要多些 ; 人口多的家庭往往不需要协作
,

因为家庭内的劳动力足以完成农务
。

在生活方面如遇困难
,

这些被调查的村民也主要是求助于族人 (见表 4
’

)
,

从朋友和邻

里那里得到帮助的人不多
,

而求助于功能组织的一个 也没有
。

由此可以看出
,

在现实的基层

农村社区生活中
,

宗族仍然是联系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主要纽带
,

是人们寻求生产和生活协作

的主要对象
。

由于社会分工不发达
,

各类专业组织尚待发展和完善
,

因此
,

宗族群体依然具

有相当大的凝聚力
,

绝大多数农民从过去依赖集体组织转向依靠宗族群体
。

. 3之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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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困难时求助对象与家庭人口构成 单位
:

人

1一 3人 4一 6人 7一 9人 合 计

6 290,曰,曰nU4604家族或宗族

朋友
、

邻里

功 能 组 织

14

3

在居住模式
.

几勺选择上
,

被调查的村民倾向于族居或部分族居的占71 % (见表 5 )
,

而向

表 5 理想居住模式与年龄构成 单位 : 人

一一一一
…二

…(
往散居和城市型居住的人所占比重较小

。

从表 5 中可看出
,

对居住模式的选择
,

似乎与被调

查者的年龄构成没有直接关系
。

因为在中国农村
,

农民聚族而居的模式至今没有什么改变
,

个人在居住模式上的选择自由微不足道
。

尤其是家庭承包经营后
,

族居或部分族居能给单个

家庭提供生产和生活上诸多的便利
,

因而不少人仍倾向于族居
。

当间及在当前农村社区环境中
,

没有宗族力量的保护行不行时
,

被调查者认为
“ 绝对不

行
” 和 “ 不行

” 的占43 %
,

而认为
“ 可行

” 和 “
无所谓

” 的分别都为28
.

5%
,

但没有一个人

认为
“
绝对行

” 的
。

由此可见
,

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农 民对宗族势力有着程度不同的依赖
。

这

种依赖是因为
,

其一
,

近年来农村社会治安有所恶化
,

偷盗抢劫
、

打架斗殴时常发生
,

农民

常常利用宗族势力来保障自身的利益和安全
,

尤其是那些好斗的年青人 (见表 6 )
,

对宗族

势力的依赖性更强
。

其二
,

在调解自然村内各宗族群体之间和宗族内部冲突时
,

宗族势力也

是一种重要的参与因素
。

在法制尚不健全的地方以及法制观念淡薄的人中
, “

人多势众
”
常

襄 6 没有宗族势力的保护行不行 ? 单位
:
人

寸一
一

{ 一常成为解决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
。

在笔者调查的五个 自然村中
,

目前农民因孩子争执而发生

冲突占首位
,

其次是为房前屋后的归属发生冲突
,

第三位是为家庭财产分割
、

养老等问题
,

第四位是为婚丧事件和农田用水
。

其中第四类冲突牵涉面广
,

破坏性大
,

宗族力量最易卷入
。

无疑
,

宗族群体是由农村特有的居住模式
、

生产及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一种利益集团
,

这

个利益集团中不仅有着特殊的血缘
、

姻缘和地缘关系
,

还有着紧密的现实利益联系
。

它既表



现为一种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
,

又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现实社会群体
。

三
、

宗族势力对农村政治和经济的渗透

宗族势力对农村社区政治生活的影响
,

首先表现在影响村组干部的产生上
。

按规定村组

干部直接由村民选举产生
,

但一般村级党委书记由上级党委任命
,

村长和组长则采取上级提

名与村民选举相结合的办法产生
。

据了解
,

某些任命或提名仅仅考虑该人的工作 能 力 还 不

够
,

还要看他听代表的宗族是否有影响力
,

否则就难以开展工作
。

我们调查的江北村五
.

组由

四个宗族群体组成
,

其中严
、

向两个大族势均力敌
,

自古以来就一直不和
。

在选举村组千部

这件事上明争暗斗
,

互不示弱
,

谁也不想让对方当选
。

竞争的结果
,

谁也没上
。

最后妥协的

方案是由上级任命另外一个小族的人当选
。

笔者在问到该人时
,

他诙谐地说
: “

我是鹉蚌相

争
,

渔翁得利
。 ”

在我们所调查的这五个自然村中
,

强宗的人当选就占四个
。

其次是宗族势力向基层政权渗透
。

主要表现为
:
乡镇领导在选拔于部时任人唯亲 ;在任命

或提名村组干部时偏向于同宗同族人 ; 在重要部门或有利可图的岗位上安插亲信 ; 在族人及

其子女犯法时为其开脱
,

或利用职权非法为族人提供便利 ; 等等
。

因为现在的绝大多数乡镇

干部都是当地成长起来的某 自然村的村民
,

他们与 自然村的宗族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
,

宗族意识较浓
,

加上党凤不正
,

社会风气不正
,

某些干部作风不正
,

使得宗族 势力 以 及 由

此得 以强化的宗法观念向权力机关渗透
。

其结果是
,

宗族势力及其宗法观念对干部的腐蚀
,

加剧了党凤和社会风气的不正 ; 反过来
,

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又为落后的宗法观 念 的 泛 滥

大开了方便之门
。

眼下农村社区中盛行的
“
裙带风

” 、 “
关系网

”
就是传统的宗法观念与现

实的各类社会问题杂交 的产物
。

它不仅阻碍了农村社会的正常发展
,

也危害着干群之间的关

系
。

被调查 的村民对当前干部的评价 (见表 7 )
:
绝大多数人认为 目前的干部主要是

“
为 自

己” 和 “
族人

” ,

只有少数人认为干部是
“
为村民

” ,

仅占被调查人的2 1
.

4%
,

而且年龄越

小的人对干部的评价越差
。

宗族势力除了在基层政治生活中显露头角外
,

它在农村经济生活中也扮演着 重 要 的 角

色
。

除了农业生产上族人农忙时相互协作外
,

宗族势力 向农村集体经济渗透 的表现形式之一
,

就是村办企业家族化或宗族化倾向明显
。

笔者调查了该镇三个村办企业
,

职工都 在 15 人 以

下
,

建厂时间在 1 9 8 6一 1 9 8 7年之间
。

这几个村办企业
,

规模不大
,

设备陈旧
,

基本来自城市

淘汰的旧设备
,

厂房亦很简陋
。

建厂时的厂长均是由上级任命
,

职工由村组共同抽派
。

因经

营亏损
,

职工工资发不出
,

企业濒于倒闭
。

1 9 8 8年普遍推行了厂长承包制
,

承 包 方 式 是 :

村级任命的有两个厂
,

投标的有一个厂
。

承包后的村办企业均 由厂长自己招聘职工
,

结果厂

长 (即承包人 ) 的家属或族人成为企业的主体
。

例如马套村塑料厂
,

主要产品是食品塑料包

装盒
,

年产值 15 万元
,

职工仅 7人
,

其中与厂长有直接亲属关系的就有 4 人
,

另外三位职工

则是厂长信得过的本村人
。

按该厂长的话说
: “

本家人好说话
,

都能以厂为家
,

拿多拿少不

表了 对千部的评价与年龄构成 单位
: 人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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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较
。 ”

其实是不让肥水外流
,

,’1卜我族类
,

其心必异
” 的心理在作祟

。

另外两个厂
,

其

职工来源要么是 自己的家人或族人
,

要么是村组干部 的亲属
。

这三个村办企业的厂长均集 人

事
、

财务
、

供销权于一身
,

实行家长制管理
,

权力很大
,

对族人颇有影响力
。

这种家族式企

业居然能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经营得卓有成效
,

令人刮目相看
。

四
、

抑制宗族势力 的对策

当前
,

农村宗族势力再度抬头
,

宗法观念再度泛滥
,

已经给农村社区生活带来了一系列

不利的影响
。

首先
,

宗族势力千扰着国家政策的执行
。

它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完成国家合同定购粮
、

上

缴提留款和计划生育上
。

笔者在调查中得知
,

基层干部常常因做群众计划生育工作
、

收粮
、

收提留款而遭整个家族阻拦
,

甚至围攻
,

使得基层干部左右为难
,

不敢开展工作
。

其次
,

宗族势力阻碍着乡镇政府的社区管理工作
。

在农村
,

基层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上

传下达
,

为村民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
,

但实际操作起来并非如此
。

事实上
,

基层政府给农民

提供的服务十分有限
,

但农民要上缴的东西不少
,

由此引起干群关系十分紧张
。

近年来
,

以

宗族势力面 目出现的宗族群体联合起来
,

成为基层干部开展社区管理工作的一大障碍
。

再次是宗族势力危害农村社会治安
。

虽然宗族势力有保护族人安全的一面
,

但也同时有

破坏农村社会治安的一面
。

近年来
,

农村常因一些琐事发生争执
,

人们有时不是以理服人
,

而

是 以势吓人进而导致宗族械斗
。

在农村
,

多数人不懂得用法律手段来保护 自己
,

也不知道用

法律对付别 人
,

他们相信
“
人多势众就是理

” 。

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宗族势力重新抬头
,

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旧的势力复

苏
。

它在某种程度上暂时迎合了农村居民的某种需要
,

重新唤起了人们昔 日受到压抑的宗族

血缘温情
。

它在生产和生活的某些方面填补了集体经济组织所留下的空白
。

在理论上
,

应当明确指出
,

宗族势力是同商品经济发展进程背道而驰的
,

是与社会主义现

代化目标格格不入的
。

但是
,

在 目前农村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
、

家庭经营为主的现阶段
,

还

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宗族势力的潜在影响
。

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大力强化各级功能组织的服务能

力
,

解决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, 使农民逐步摆脱对宗族群体和宗族

势力的依附
。

其次是要加强农村法制教育和普及工作
,

完善各项规章制度
,

严惩犯罪分子违

法活动
,

用法律来维护农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
。

第三是要加强党风和干部作风建设
,

惩

治干部腐败尤其是 以权谋私行为
,

树立人民公仆形象
。

此外
,

要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

建设
,

积极传播科学文化
,

开展健康 向上的娱乐活动
,

促进农村生活方式变更
,

互壑塞族势

力对农民生活方式的影响
。

然而
,

抑制宗族势力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继续深化农村经济改革
,

完善农村双层经营制
,

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
,

最始使农民从狭隘的血缘和地缘联系向以业缘为主 的 联 系 过

渡
。

唯其如此
,

宗族势力才能逐步消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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